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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澜心灵

道来娓娓 尖尖小荷

我的家乡益阳，坐落在美丽的资

江河畔。驻足宛若岁月长河的汩汩资

水，幽深峡湾中拂来的那阵蒿草清香

总将我带回那年仲春。

每当草长莺飞之时，品一顿蒿子

粑粑便是我们家必不可少的乐事。挎

着背篓，携着小刀，奔着美食，我和妈

妈去采蒿草啦！

田垄边、山坡上、河堤旁，蒿草嫩

嫩的，翠绿欲滴，肆意地生长着，它们

将积攒已久的精华与醇香奉献给整个

春天，引诱结对的黄莺于它们上空盘

旋，吸引成双的蝴蝶围绕它们翩跹，如

同黄四娘家门前一般热闹。我也蹲下

来，把脸凑过去，微闭眼帘，沉醉在这

醇香中，享受大自然的无私恩

赐。

我和妈妈摘了满满一背

篓蒿草，恋恋不舍地回家。回

到家里，大伙忙开了。我执一

把明晃晃的菜刀，一抬，一放，

小心翼翼地尝试将蒿草剁成碎末，金

属与茎秆摩擦间，蒿香愈发浓烈，氤氲

于每个角落；舅舅倾一盆面粉，和水拌

匀，一压、一捏、一翻、一搅，面粉与水

也如发生化学反应一般，喷鼻的面香

扑面而来，与蒿香融成一股神奇的味

道；妈妈将草末揉入面团中，然后挤成

一个个小圆团，陈列在热腾腾的蒸笼

中，等待时间的发酵。

清风徐来，空气里的奇香飘出十

里，各路昆虫不期而至：蜻蜓在碧绿菜

畦上空徐徐飞行；蜜蜂俯在明净窗边，

在浮动的暗香中恹恹欲睡；果蝇则栖

息于桌沿，静静等待我们的残羹……

我也感觉颇有意趣：可以躺在外公的

摇椅上小憩，或哼几句时髦的歌曲，或

逗弄几只无名的小虫……

夕阳映射出火烧云，蒿子粑粑也

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味

蕾在跳舞，我感觉全身每一个毛孔都

舒畅！我连忙带外公、舅舅、爸爸、妈

妈涌入屋内，房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大家吃着、笑着、闹着。爸爸拍拍我的

头：“做得不错，有进步!”“这孩子和他

妈一样能干！”外公摇着扇子笑眯眯地

看着我，笑容里透着慈祥。环顾身旁

张张欢快笑脸、句句温馨话语，我又咬

了满满一口蒿子粑粑，沁人心脾的香

再次袭来，不知为何，比刚出锅时还要

热乎。大伙儿聊到很晚，才各自入睡。

灯火散尽，余独难以入寐：或许，

亲情就是这样，藏匿于纷繁复杂的世

事中。只需用心发现，生活再艰辛、再

坎坷，温暖和清香也会蜂拥而至。

留恋于童年岁月，惟此香记忆深

刻。

在学校我表演过很多

次，唯独那一次表演让我铭

刻于心。

那一次表演《武松打

虎》时，我的角色是勇猛的

武松。但我的体重有点超

标，不但演不出武松的勇

猛，反而显得十分笨拙。当

我提棒打虎时，动作软绵绵

的。当我要去揪老虎的顶

花皮时，举手抬足之间没有

半点气势，像是在抚摸小花

猫一样。当我躲闪时，不仅

做不到灵巧敏捷，还会被老

虎扑个正着……这样的武松怎么可能

上得了台？

为了演好，我在家重复着武松的动

作。举棒、挥棒、收棒，再举棒、再挥棒、

再收棒。练完了棒法再去练步法，左跳

一下、右跳一下，再向左疾冲、向后回

撤，跳来跳去，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的，脸色都有点发白了。我想放弃了。

瘫坐在地上时，眼前浮现出小伙伴们咬

牙坚持的模样，他们也在浑汗如雨。是

啊，这是集体的表演，我的队友们都在

努力，我怎能轻言放弃？经过不断练

习，我终于赶上了小伙伴们的水准。

表演那天，我有些忐忑，生怕演

砸。在万分紧张中，我顺利完成了喝酒

那一段表演，终于到了打虎环节。我的

心脏跳得厉害，冷汗顿时从额头冒了出

来，手指也紧紧攥着。老虎缓缓走上

来，朝我狠狠一扑，我顾不得多想，两眼

瞪得跟铜铃一般，随着一声“哈”，一个

并步躲在它后面，它两脚一甩要掀起

我，我纵身一跃躲开，拿起棒子一挥，把

它甩到了树上。我丢了棍子往前一冲，

一把抓住老虎，对准它的头，一顿狠打。

幸好我在表演前坚持练习，最终表

演很成功。经过这次表演，我更明白了

一个道理：只要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

回报。

指导老师：钟超超

“叮铃铃——”随着闹铃声

响起，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望向窗

外，奇怪，六点半了，天空怎么还

不亮呢？

我起床走到外面，抬头望天

空，天空一片灰蒙蒙的，好像要

下雨了似的。过了一会儿，刮起

了一阵风，搞得大树不知所措，

树枝到处乱摆，风不停地从我耳

边呼啸而过。果不其然，我感到

一滴雨点从天空中落到了我的

脸上，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第

四滴……渐渐地，调皮的小雨就

争先恐后地从天空中落下来，迫

不及待地投入大地妈妈的怀抱，

滋润着万物。

我打着伞走到花池旁边，这

时候的花朵宛如一个个犯了错

的孩子，低着头，怕被父母教训

似的，调皮的小雨停在花瓣上久

久不愿离去。

渐渐地，雨越下越大。雨，

就像一位歌手，落在雨伞上，发

出“嗒嗒”的声音；落在树叶上，

发出“滴滴”的声音；落到河流

里，发出“哗哗”的声音；落在窗

户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各

种不同的雨声掺杂起来，合成了

一首美妙的歌曲，没错，这是自

然的声音，这声音是无比治愈

的。

调皮的小雨不知不觉地溜

走了，被雨水打湿的地方，都留

有它的痕迹。这时候的空气非

常湿润，雨水洗净这世间的污

垢，还给人间一

片清新。

雨 过 天 晴

了，我还久久不

能从雨的意境中

走出来。

指导老师：

周乐斌

我从成堆的试卷中抬

起头，视线恰好和她交汇。

她今天没有化妆，眼睛却和

涂了眼影一样红。我心里

蓦地一酸，扭头看着窗外的

教学楼。

临近正午，玻璃在烈日

下却起了一层薄雾。那一

片雾气带着时光回溯到初

见时，她一袭碎花连衣裙，

半倚在讲台侧，上挑的眼尾

里流出狡黠的灵巧，眼边一

颗朱砂小痣如针扎的一般，

格外显眼。她说“老师”是

在课上叫的，下了课只让我们叫她“阿

珍”。

我曾在花开的时节买下一捧白白

净净的栀子花，准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

如栀子花般的她，却在办公室门口无意

间听到了我的名字。

“阿珍你看她，什么都敢写，这么下

去考试怎么拿高分？”

“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嘛，把我

当年不敢说的话都说了”……

她带着浅浅笑意的声音似空山新

雨润湿了我的心扉。我转身要跑，却被

她逮了个正着。到如今我已记不清我

们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天下午的风

很轻很柔……她笑靥如花，接过了栀子

花束，在我头上揉了一把。

几天后，她腰间多了一个小香包，

从我座位旁走过时，一缕淡淡的栀子花

香钻进我的鼻子里，我讶异地抬起头，

怔怔地看着那个香包。她不知为何回

了头，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低低地笑

了。

“谢谢你呀。”

她说这话时，眼边那颗朱砂小痣红

得近乎灼眼，仿佛将夏日的全部暖阳尽

数收来，一点点盛在里面。

后来，我常常思索，她腰间那缕栀

子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从

炎炎夏日坚硬的躯壳里剥离出来的清

凉，是长夜至暗处亮起的一点如豆灯

火，是对几近厌倦的生活燃起的一丝好

感。她在最后一课上说出的那句“我再

看看你们”至今仍时常在我耳畔回荡，

我们又何尝不想再看看她，恨不能将她

的举手投足印刻在脑海里。

离别如水，一捧泼上去，什么朱砂

藤黄葱绿赭石也该洗干净了，只是那缕

香已入骨髓，越洗越浓。

哦，是那一缕栀子香。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曾经和我形影

不离的许静。

她长得很招人喜欢，长长的睫毛，

深深的眼窝，一对很神气的小眼睛，笑

起来眯成一条缝，一生气就瞪得像个

小圆球。她的鼻子小巧而挺直。她的

小嘴线条分明，生起气来嘴巴噘得很

高很高。再看她那对耳朵，白中带点

粉红色，就像贝壳一样。她的头发有

点自然卷。她还有一双灵巧的手，手

指细细长长的，可以做出各种漂亮的

小玩意呢。

记得有一天课间，许静拿出五颗

柑橘种子，神秘地对我说：“我昨晚吃

了橘子，妈妈说这五颗籽，可以种出橘

子树来！”放学铃一响，我俩飞奔出教

室，来到教师宿舍楼后面，在花坛旁边

的泥土里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

再用泥土盖住，欢快地回家去了。过

了几天，我们迫不及待地跑去看，可什

么也没看到。“我爸爸说种子发芽需要

水的！”听了许静的话，我们给种子浇

上水，每天都盼着它长出来！接下来

的一个星期，我们几次想去看却又克

制住了，好不容易盼到了周五，我们手

拉手哼着歌跑到花坛那儿，可还是什

么也没发现。失望的许静噘起了嘴

巴。我问奶奶后才得知，种子要保存

一年，春天才能播种。

后来，许静转学去了广州，跟爸爸

妈妈一起生活。我保存的水蜜桃种子

也未能和她一起种下。但一回想起和

许静玩耍的快乐时光，我就会不由自主

地笑起来，真希望暑假快点到来，让我

快点儿见到许静——我的好朋友！

指导老师：胡伟长

记忆深处的蒿草清香记忆深处的蒿草清香
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1811班 刘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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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许静
洞口县竹市镇大水完小四（3）班 曾可瑷

雨中即景
安化县平口完小111班 邓星


